
夏日香气

每次路过实验小学时，望着那窗明几净的

教学楼和干净整洁的校园，心中不免会泛起一

波涟漪，思绪也会穿越时空回到从前。30 多年

前，我也曾在这里读书，度过了六年的小学时

光。

我是 1981 年入学，1987 年小学毕业。想想

三十多年前，当我还是稚气未脱的孩童时，我和

我的同学们在六年的小学时光中，一起学习、玩

耍，一起成长。曾记得，我们班经历了段老师、

付老师、徐老师、马老师、云老师五任班主任老

师。那时在课堂上，我们都是遵守纪律的学生，

上课个个都将手背在后面，端正地坐着听课，当

然也不乏有因上课做小动作、说话、捣乱而被老

师惩罚和训斥的学友。每天的家庭作业也就是

语文、数学两门课，语文不外乎写生字、生词、

组词、造句、写中心思想等，写完作业还有充足

的玩耍时间。课间十分钟，女生跳皮绳、踢毛毽

搧子或是玩布油油、抓骨骨、跳格格；男生则是

烟盒、玩过关、弹玻璃球、背杏骨骨。有时因为

一个烟盒、一颗杏骨骨，同学之间会红脸对骂起

来，可是用不了几天，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继

续勾肩搭背、拍拍打打，继续在上学、放学的路

上相跟着。那时镇内居民居住都比较集中，所以

我们上学时都是三五成群的相跟着去上学、回

家。班里同学的回家路径不外乎有造纸厂片区、

糖厂片区、旗社片区、土产片区、化肥厂片区、大

医院片区……造纸厂片区居住的同学最集中，

那一片集中了在拖修厂、造纸厂、机械厂、酒厂

和万太兴村附近居住的同学，每天上学、放学，

总能看到这支“大部队”从学校东北方向的来去

踪影，大家都是从医药公司东墙外的新盛园和

万太兴农田里抄近道过来。尽管路程比较远，可

是上学、回家都是自己走，没有家长的陪伴和接

送。在漆黑的冬天，大家都是三三两两的提前约

定好上学时间，然后在同伴家的大门口一个一

个的招呼。我们身上穿着家做的厚实棉衣，背着

母亲用布块拼接的书包，脚上穿着黑条绒棉鞋，

快乐地行走在田埂小路上。在行进的路上，前前

后后的学友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队伍也就

逐渐壮大了。路上，男生们边走边打闹着，跟在

后面的几个女生们则不敢有一点怠慢，大步流

星地走着，生怕与男生落开而没人给照怕。前面

的男生有时会故意搞些恶作剧吓唬女生，在惊

吓与搞笑的较量下，最终还是前前后后都来到

学校。

这种简单环境并没有让我们的身心简约，

反倒是让我们更自在、独立、乐观。每天上学、

放学的路上，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春天，逮

只麻雀拿回家玩耍；夏天，揪几束麦穗，用尖尖

的麦芒扎扎同学来乐一乐，或者捉一条花虫子

惊吓女生；秋天，拽几片白菜叶子或是拔几个蔓

菁、萝卜，做为零食享用；冬天，在田地里不停地

追逐打闹，或是在有积冰的地里打吉克儿、抽毛

猴儿或是打擦擦。星期天，要好的几个同学或是

聚在一起交换看小人书、或是玩过关、或是聚在

一起晒晒各自收集的“珍品”，女同学的糖纸纸、

男同学的烟盒纸。

我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或是干部家

庭，或是工人、农民子弟，可是大家走到一起都

平和相处，没有贫富区分。一起玩耍、一起劳

动、一起学习，在清贫的环境中，也养成了惜物

情结，铅笔用到握不住了才肯放手；田字格、横

格本正面写完了，翻过来继续在背面写，正反面

都写过的本子继续在上面练毛笔字，要不就是

在背面做数学算式的抄稿本；每学期开学发了

新书，都会用旧报纸或旧年画包个书皮。不过也

有生活细节的一些区别。大头当时是我们班的

“土豪”，每天上学都拿着一个长方形的面包，而

且每次吃的时候，都是先掏中间的吃，剩下的方

框架再慢慢吃掉。还有一位男同学，每天拿一个

糖烙饼，第二节课下了，就会慢条斯理地开吃。

当时的我们真是看在眼里、馋在心里。现在想

起，当时大头的那个面包还特别得诱人，可是现

在已经很难再找到那种垂涎欲滴的感觉。还有

大胖，父母是双职工，家庭较优越，冬天的早晨，

经常是每天带一饭盒白米饭盖炒菜，提前放到

火炉上加热，第二节课下了后，就开始津津有味

地吃，闻到那诱人的味道，我们也开始盼着早点

放学回家。也有穿戴上的“异类”，其中有几个

近郊的农村学友，经常是穿着不合身的服饰，上

身穿着父亲的长褂子，脚上穿着家做的实纳底

子鞋，当时感觉有些土气，可是现在想来那才是

一种私人定制的时尚和牛气。

那时的校园位置与现在相同，唯独不同的

是校园里的建筑布局及周围环境。当时的校园

内有近十栋砖木结构的教室、一排办公室、教职

工家属区、水房、操场等，显得空旷，特别是四周

参天的大杨树，夏天是我们的遮阳伞，成为我们

抓骨骨、背杏骨骨的好场地。教室都是清一色坐

北向南的灰砖起脊房，墨绿色的木头门窗，大约

30 公分见方的玻璃窗，粉刷了的白泥墙，麻纸

裱糊的纸顶棚，门前还有几个水泥面的乒乓球

台。教室里学生的桌椅是东西方向放置，西墙是

黑板和讲台，黑板的上面贴着“好好学习 天天

向上”的标语，教室的后墙上设置有光荣榜，是

用来表彰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老师将红皱纹

纸扎成一朵朵小红花贴在获奖者名字下方。其

余的墙壁上贴着“实现四个现代化、五讲四美三

热爱”等标语。虽然教室陈设简单，可是我们都

还是很自觉地维护环境，不随便往地下扔杂物，

每周六下午开展大扫除，男生扫地，女生擦玻

璃，打扫停当，再由卫生班长检查。

学习之外，最让我们开心的是每年的六一

儿童节，因为既可以在灯广场活动，又可以从家

长那里拿到块数八毛的零花钱。六一节的上午，

我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白网鞋，与二完小、三

完小的学生共同列队走进灯广场欢度六一。一

时间，灯广场鼓乐齐鸣，彩旗飘飘，欢声笑语回

荡在广场的上空。接下来就是和这两个学校的

学生在短跑、跳远、拔河等运动项目上竞技比

赛，当班里的同学取得名次后，都少不了我们欢

呼雀跃的举动。

那时，我们学习负担不重，主科就是语文、

数学，副科有自然、地理、历史。可以说我们每天

写完作业后就是玩耍，可是我们也有畏惧，其中

有“三怕”：一怕放学让老师留下给补课，老师根

据课堂作业的正确率情况，判断学生对课堂知

识掌握程度，对没有完全掌握的同学，就在下午

放学后留下来由老师给补课；二怕老师叫家长

来学校，因为在学校和同学打架或做了坏事，老

师就会通知让家长来学校；三怕同学叫家长名

字，同学之间对骂最严重的话语就是叫各自家

长名字，如果被叫了大人名字，真有一种受污辱

的感觉。而班里总有几个好事的同学会从邻居

同学或其它渠道打探班中同学家长的名字，到

后来，全班学生的家长名字都被了解清楚，有几

个同学还将个别同学的家长名字编一些顺口

溜，以恣取乐。现在想来，当时的举动也很可

笑，名字只是一种代号和称谓，可当时我们那么

在意自己父母的名字，是因为我们年少的心里

一直在秉承着一种“敬父母”的传统道德理念，

这是维护父母尊严的一种表现。

时间如白驹过隙，三十余年一晃而过，期

间，我们经历了少年、青年时光，我们经历了求

学、工作、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我们还可能

经历了人生中的许多风雨、挫折。可是童年时代

是我们人生中的积淀，那段清贫而简单的童年

生活带给了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每次想

起，总是那么的令人心潮澎湃，那时我们才刚刚

踏入人生履历的轨道、那时我们都无忧无虑、那

时我们的父母还很年轻，而现在，有些学友的父

亲或母亲已离开了人世。那时我们还尚小，可现

在我们的乌发中也开始有了白发。

有人说，人老了就喜欢回忆，其实回忆是

一种情感的唤醒，而不是一种消沉，通过回忆，

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更加珍惜时

光、珍重健康、热爱生活。

清浅时光

冯丽云

2020 年 5月 29日星期五

响 沙
XIANG SHA

姻责任编辑：武娟 姻版面设计：元之暄 姻责任校对：张君梅 姻编辑邮箱：937494167@qq.com 姻联系电话：15044792334 5160311

儿
时
记
忆

鹧鸪天·两会咏怀

初夏京城会俊贤，共商国是换新颜。

新冠防控雄魂聚，旧貌革除正气连。

心互念，手相牵，脱贫致富永争先。

人民至上千秋颂，共践宏图亮九天。

梁仓

苦菜情

苦菜轻摇五月风，

无缘雨水也青葱。

舒张叶脉含情笑，

待客佳肴最走红。

梁仓

诗词精选

林
金
栋

给 现 在 的 孩 子 说 毛 卜 吊 ， 他 们 一

定 会 联 想 到 孙 悟 空 的 如 意 金 箍 棒 、 哪

吒 的 混 天 绫 、 托 塔 李 天 王 的 七 宝 玲 珑

塔 这 类 的 神 器 。 事 实 上 它 只 是 我 的 爷

爷 、 父 亲 那 几 代 人 用 于 捻 毛 线 的 一 个

工 具 。

毛 卜 吊 的 制 作 也 极 为 简 单 ， 就 地

选 材 ， 找 一 截 短 棍 ， 削 成 一 大 拃 长 短

如 小 擀 面 杖 一 样 的 棒 子 ， 再 在 中 间 打

个 眼 ， 找 一 枝 带 倒 钩 的 红 柳 棍 子 插 进

去 固 定 好 ， 毛 卜 吊 就 做 成 了 。 也 有 用

羊 棒 骨 代 替 短 木 棒 、 黄 铜 钩 子 代 替 红

柳 棍 的 ， 两 头 再 镶 两 个 铜 箍 ， 那 就 显

得 超 级 豪 华 了 。 倘 若 会 些 木 匠 手 艺 ，

毛 卜 吊 还 可 以 做 得 更 精 致 些 ， 选 一 小

块 木 料 的 下 脚 料 ， 杨 、 柳 、 杏 、 榆 木 皆

可 ， 经 过 刀 削 斧 砍 ， 推 刨 整 形 ， 一 个 形

如 小 哑 铃 一 样 的 毛 卜 吊 就 做 好 了 。

我 一 直 弄 不 清 楚 ， 小 时 候 的 冬 天

怎 么 就 那 么 冷 ， 手 脚 耳 朵 被 冻 得 红

肿 、 流 黄 水 是 常 有 的 事 。 现 在 想 来 ， 大

概 除 了 肚 子 里 油 水 不 大 没 扛 头 外 ， 还

是 穿 戴 不 行 。 你 想 ， 那 时 候 哪 有 秋 裤

可 穿 ， 只 有 一 条 穿 了 好 几 年 的 旧 棉

裤 ， 寒 冬 里 如 刀 子 一 样 的 穿 堂 风 ， 从

这 只 裤 脚 钻 进 去 ， 从 那 只 裤 脚 钻 出

来 ， 瑟 瑟 发 抖 。 上 身 再 穿 一 件 白 茬 子

皮 袄 ， 勉 强 可 以 过 冬 ， 但 脚 怎 么 办 ？ 那

双 从 春 穿 到 冬 的 实 纳 卜 子 布 鞋 ， 像 铠

甲 一 样 ， 除 了 坚 硬 根 本 没 有 多 少 温 暖

可 言 ， 就 得 织 双 毛 袜 子 了 来 御 寒 了 。

当 然 ， 也 有 极 少 数 人 家 能 从 城 里 的 亲

戚 那 里 弄 一 两 双 劳 保 大 头 帆 布 棉 鞋

或 从 蒙 古 族 亲 家 那 里 弄 几 双 毡 靴 子 ，

那 是 我 们 这 样 的 人 家 想 都 不 敢 想 的

事 。 冬 天 到 了 ， 当 脚 丫 子 冻 得 像 红 萝

卜 时 ， 母 亲 就 会 把 拆 开 布 圪 包 子 ， 把

早 已 准 备 好 的 一 双 双 雪 白 的 带 着 羊

毛 芳 香 的 毛 袜 子 分 发 给 我 们 ， 让 这 个

冬 天 顿 时 有 了 一 层 暖 意 。

就 好 像 做 饭 、 打 猪 喂 狗 是 女 人 的

事 情 一 样 ， 在 我 们 那 个 地 方 ， 捻 毛 线 、

挑 毛 袜 似 乎 就 是 男 人 的 事 情 。 爷 爷 绝

对 是 村 里 捻 毛 线 、 挑 毛 袜 的 高 手 ， 每

年 都 要 为 村 里 那 几 辆 大 胶 车 捻 几 大

捆 绑 东 西 用 的 猪 毛 大 绳 、 牛 皮 大 绳 ，

但 那 毕 竟 是 段 儿 苦 ， 也 就 是 半 月 二 十

天 的 事 儿 。 平 日 里 ， 除 了 那 根 旱 烟 锅

子 ， 毛 卜 吊 是 陪 伴 爷 爷 时 间 最 长 的 伙

伴 了 。 父 亲 也 似 乎 无 师 自 通 地 学 会 了

这 门 手 艺 ， 包 揽 了 我 们 全 家 的 过 冬 穿

的 毛 袜 子 、 毛 手 套 、 毛 耳 套 。 但 到 了 我

们 这 一 代 男 人 ， 就 把 这 门 手 艺 弄 丢

了 ， 我 们 的 孩 子 也 没 穿 过 温 暖 的 毛 袜

子 。

捻 毛 线 的 工 作 大 部 分 是 在 秋 末

冬 初 完 成 ， 而 准 备 工 作 须 追 溯 到 春 夏

之 交 。 不 知 不 觉 ， 大 地 已 经 历 了 春 寒

的 料 峭 ， 披 上 了 或 深 或 浅 的 绿 色 ， 焐

了 一 冬 一 春 的 羊 儿 们 已 忍 受 不 了 炎

阳 的 温 暖 ， 需 要 脱 去 厚 厚 的 “ 棉 大

衣 ” ， 轻 风 凉 快 在 山 头 上 跑 青 。 更 高 兴

的 是 牧 人 ， 这 是 他 们 收 获 的 季 节 ， 卖

掉 羊 毛 、 羊 绒 可 以 为 家 人 们 置 办 一 点

诸 如 红 二 股 巾 、 花 半 袖 袖 、 塑 料 凉 鞋

等 过 夏 的 衣 物 。 但 必 须 留 下 一 部 分 绵

羊 毛 ， 以 备 日 后 捻 毛 线 、 挑 毛 袜 用 ， 农

村 人 的 日 子 就 得 这 么 精 打 细 算 、 细 水

长 流 。

夏 天 是 不 会 动 用 它 们 的 ， 一 来 夏

秋 是 农 人 最 忙 的 季 节 ， 劳 作 了 一 天 之

后 再 没 有 气 力 和 精 神 做 别 的 事 ， 在 短

夜 中 抓 紧 休 息 ； 二 来 羊 毛 热 哄 哄 的 ，

大 夏 天 撕 毛 捻 线 真 是 活 受 罪 。 但 剪 下

的 羊 毛 还 是 要 做 一 些 处 理 的 ， 首 先 要

在 太 阳 下 面 暴 晒 几 日 ， 再 用 两 根 细 枝

条 反 复 抽 打 ， 把 羊 毛 中 间 夹 杂 的 沙

土 、 植 物 刺 儿 、 叶 儿 去 掉 ， 一 团 团 干

枯 、 凝 结 的 毛 很 快 就 变 得 蓬 松 起 来 ，

像 一 大 朵 白 云 从 天 上 降 落 下 来 。 然

后 ， 再 把 它

们 分 成 若

干 份 ， 绕 成

几 个 毛 团 ，

放 在 箩 头

里 ， 吊 在 粮

房 顶 子 通

风 的 地 方

等 待 秋 后

再 用 。 倘 若

有 几 颗 臭

蛋 或 樟 脑

球 扔 进 去 ，

一 夏 天 就

不 用 再 惦

记 被 觅 虫

做 害 。 爱 干

净 的 人 家

还 会 洗 洗 ，

泡 在 一 个

大 盆 里 ， 撒

上 几 把 碱

面 子 ， 把 毛

里 的 油 脂

脏 污 统 统

洗 掉 ， 羊 毛

不 仅 没 有

了 腥 味 ， 而

且 手 感 顺

滑 ， 变 得 特

别 整 洁 。

秋 后 ， 刀 枪 入 库 ， 马 放 南 山 ， 粮 草

入 窖 。 农 人 们 有 了 相 对 宽 裕 的 时 间 可

以 休 整 休 整 了 。 男 人 们 会 把 晾 干 的 旱

烟 捣 碎 ， 撮 几 掬 装 在 羊 皮 或 老 布 缝 制

的 烟 袋 里 ， 燃 着 了 火 盆 ， 熬 一 壶 滟 茶 ，

盘 圆 着 腿 开 始 了 一 年 中 一 段 较 为 休

闲 生 活 了 。 于 是 。 粮 房 房 顶 吊 着 的 那

几 卷 羊 毛 就 配 上 了 用 场 。

把 卷 着 的 毛 松 散 开 来 ， 已 经 没 有

春 天 敲 打 过 后 那 么 蓬 松 ， 但 扯 下 一

片 ， 用 手 稍 微 撕 一 撕 ， 就 会 将 撕 成 一

朵 朵 白 色 的 毛 花 。 先 用 手 把 毛 花 搓 成

细 细 的 一 截 绕 在 毛 卜 吊 中 间 ， 别 到 倒

挂 的 红 柳 钩 上 ， 露 出 少 许 ， 然 后 一 只

手 抓 住 毛 卜 吊 的 一 头 顺 时 针 方 向 迅

速 转 动 ， 两 只 手 在 羊 毛 团 中 匀 匀 地 撕

出 羊 毛 ， 那 撕 出 的 羊 毛 瞬 间 变 成 了 一

根 细 细 地 毛 线 ， 那 毛 卜 吊 就 像 是 风 轮

悠 悠 旋 转 ， 一 团 团 手 中 的 毛 团 被 它 拧

成 长 长 的 毛 线 ， 直 到 胳 膊 抡 得 老 高 ，

毛 卜 吊 接 近 炕 头 时 ， 就 需 要 缠 几 圈 ，

一 上 午 的 时 间 就 会 结 一 个 “ 大 桃 子 ” ，

如 此 往 返 几 天 的 时 间 便 捻 出 几 大 团

毛 线 。

农 闲 了 ， 农 人 们 也 有 时 间 聚 了 ，

男 人 们 也 会 提 着 装 毛 的 袋 子 ， 别 着 烟

锅 子 ， 到 邻 居 家 做 客 。 于 是 ， 土 屋 里 立

刻 热 闹 起 来 ， 几 根 毛 卜 吊 同 时 旋 转 ，

几 个 男 人 边 捻 毛 线 ， 边 海 阔 天 空 说 着

听 来 的 或 者 现 编 的 故 事 ， 当 然 更 多 的

是 今 年 的 收 成 ， 明 年 的 打 算 ， 在 毛 卜

吊 悠 悠 的 旋 转 中 ， 在 不 断 生 长 的 毛 线

中 ， 把 对 生 活 无 限 的 憧 憬 和 对 家 人 的

爱 拧 进 了 毛 线 中 。

毛 线 足 够 多 时 ， 男 人 们 就 拿 上 几

根 铁 丝 磨 制 的 签 子 开 始 挑 袜 子 ， 先 从

脚 尖 开 始 ， 袜 底 和 后 跟 要 厚 实 一 些 ，

那 样 会 耐 磨 一 些 。 母 亲 总 是 叮 嘱 父 亲

要 把 袜 腰 子 挑 得 长 一 些 ， 她 说 ： “ 人 暖

腿 ， 狗 暖 嘴 ， 袜 腰 子 长 一 点 能 把 脚 腕

骨 护 住 ， 也 就 感 觉 不 到 冬 天 太 冷 了 。 ”

小 时 候 穿 着 父 亲 亲 手 挑 成 的 羊

毛 袜 ， 熬 过 了 一 个 一 个 寒 冷 的 冬 天 ，

闻 着 那 股 羊 毛 味 儿 总 觉 得 身 心 暖 暖

的 。 如 今 在 哪 买 件 衣 服 都 说 是 “ 纯 毛

料 ” 的 ， 似 乎 只 有 这 样 才 高 端 大 气 ， 但

穿 着 它 总 感 觉 不 到 过 去 那 股 浓 浓 的

暖 意 。

父 爱 ， 温 暖 全 世 界 。

两会进行时

两会东风荡九州，长空皓月映高楼。

新冠抗疫终酌定，利箭腾空再探幽。

良策民生三保障，锦囊妙计两不愁。

人民至上开怀笑，乐奔康庄步莫休。

梁仓


